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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文盲，就是现在不懂编程的小

孩”“不会写代码就丧失了网络生存能

力”……近来，大量引发家长焦虑感的少儿

编程广告，充斥于自媒体和公共场所。记者

调查发现，继奥数、英语之后，少儿编程成为

最新教育培训热点。少儿编程如此火爆，谁

是幕后推手？家长是否应该让孩子学编程？

势头迅猛：家长跟风、资本跟进

据了解，少儿编程课程分为两类，一类

是面向6岁以下孩子的简单机器人拼搭式

教育；一类面向6岁以上小学阶段的儿童，

以图形化、模块化的编程语言在编程软件

里创作情景动画。

少儿编程课花费不菲。记者调研市场

发现，以7岁孩子每周上1节课为例，线下

课程一般一年1万到2万元，线上课程一

年多在5000元左右。

北京的罗女士在开学季给孩子报了机

器人培训班。“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班上很

多同学都在学机器人，我们不想输在起跑线

上。”罗女士说，“现在的小孩子都是互联网

时代的原住民，未来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谁都

不知道，让他们从小接触编程应该有必要。”

记者近日在天眼查上检索显示，360

余家公司的经营范围里含有“少儿编程”，

其中，在一年内注册的公司有190余家。

某投行教育行业分析师孙瑞桃说，目

前超过60家少儿编程培训企业公开融资，

编程猫、核桃编程、西瓜创客等在近两年均

宣布亿元新融资，以高瓴资本、红杉资本和

北极光创投等为代表的知名风险投资机

构，以及好未来、新东方等上市教育企业都

已“入场”。

少儿编程培训机构北京橙旭园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斌说，我国少儿编程

今年的市场规模大约有50亿元，未来两三

年内预计还将有3到4倍增长。

火热背后：
政策导向、资本驱动、机构贩卖焦虑

少儿编程培训为何如此火爆？

首先是政策鼓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

学院院长文继荣认为，人工智能教育是加

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让青

少年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战略需要。

2017年7月国务院颁布《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在中小学

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

程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寓教于乐的编

程教学软件、游戏的开发和推广。”

目前，北京、重庆、广州等地教育部门

都出台了人工智能课程逐步进校园的规

划。浙江省从2017年开始，包括编程的信

息技术已经纳入高考选考科目。在政策鼓

励下，资本纷纷进入少儿编程培训市场。

不容否认的是，一些机构刻意“制造焦

虑”对少儿编程热推波助澜。一位南京少

儿编程创业者说，有的公司员工冒充家长

在家长论坛、家长微信群和自媒体里发表

一些制造焦虑的言论，然后以“免费体验”

的形式吸引消费者。

“各个机构都拼命向家长传递政策鼓

励、大家都在学等信息，却不会详细讲解编

程到底如何能够培养儿童的逻辑思维。”贝

尔编程CEO林钊仕说，近两年，少儿编程

培训行业每年投入的营销费用据估计超过

10亿元，一些机构通过“制造焦虑”来刺激

家长付费。

此外，培训机构的市场火热，也与学校

相关教育跟不上有关。“编程和人工智能教

育对学校的师资、教程和硬件条件都有很

高要求，并不是所有学校都具备条件，很难

马上纳入必修课。培训机构满足了部分市

场需求。”文继荣说。

学编程并非越小越好
课程标准及评价体系尚不完善

人工智能编程技术的学习有明显低龄

化趋势，中学开始学，甚至小学也开始学。

是不是越早学习越好？“要辩证看这个问

题。”文继荣说，让孩子早接触到人工智能，

对成长有帮助。然而，人工智能背后有数

学、统计、脑科学等多方面知识，中小学生

理解起来有些困难。家长在这个阶段应以

培养孩子的兴趣为主。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

中心副主任崔聪聪认为，学编程并非年纪

越小越好。儿童的想象力和对世界的好奇

心弥足珍贵，有些编程培训班，教育方式不

得当，可能会让孩子形成机械的思维模式，

对孩子的全面发展未必是好事。

虽然资本一拥而上，但业内人士认为，

除了备受诟病的过度宣传，少儿编程培训

行业还存在其他不少问题。

目前，少儿编程培训行业创业的门槛

较低。天眼查显示，从事少儿编程培训的

190余家公司是在一年内注册的，其中

127家的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下，且部

分公司的资本金并未实缴。

更重要的是，少儿编程的课程标准及

评价体系尚不完善，培训质量参差不齐。

记者查询少儿编程教程，在电商网站超过

200册。陈斌说，现在没有国家教育部门

推荐的少儿编程教材，一些机构的教材其

实是东拼西凑的，教师水平也参差不齐。

由于是新学科，家长对市场的甄别能

力也很有限。陪5岁儿子上了6节编程培

训课的刘先生说，面对培训机构花样繁多

的宣传，确实有点“选择障碍”，“对于课程

设置、教学目标、学习方法我心里也没底，

摸着石头过河吧。”

“青少年到底需要怎样的人工智能培

养体系、课程体系和知识体系，如何做好从

小学、中学到大学的知识衔接，需要花大力

气去研究、尝试。”文继荣说，现在处于自由

竞争阶段，未来教育部门应发挥引导作用，

聚合各方智慧，并加快建立课程标准，提高

教学水平。

“不学未来成文盲”，一年学费一两万元……

谁是少儿编程热的幕后推手？

（上接1版）

沿着金芳线的大路走出去约300米，

老何便指引着记者拐上了一条山路。虽说

是“路”，却看不出多少路的模样，每一脚全

都踩在落叶上。一路上，树、草、藤都纠缠

在一起，有些地方窄得只够一人通行。老

何时不时抽出身后的草刀砍断“拦路虎”，

继续踩着落叶走。

“乌岩岭属于常绿阔叶林，生长的都是

些枫香、红楠、深山含笑等，到了秋天，落叶

就比较多。”老何说，“过去常有从景区野路

闯进保护区的登山爱好者，我都及时制止，

万一他们带来火星，后果不堪设想。”

森林最怕火灾，每穿过一段林区，就会看

见一条坡度约45度的防火线。“防火线就是

为了阻止山火的蔓延，就像是‘楚河汉界’。”

定期打扫防火线是老何的工作之一，他很仔

细地除去防火线上那些被风吹过来的杂草。

除了防人防火，还要防虫。老何举着

望远镜，望向远处的树木，待走近了，他撇

过一束枝丫，指着上面有些鼓起的囊状物

对一脸懵的记者说：“看，这就是柳杉毛虫

的卵，需要及时剔除，否则长成后一窝蜂出

来上百只，对草木破坏很大。”

正说着，老何却突然停下了，指了指前

方，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对记者说：“黄腹角

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只黑顶

红冠腹部黄色的鸟。看到黄腹角雉没入山

林，老何才直了身子，用巡逻机记录下“黄

腹角雉1只”。

黄腹角雉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誉

为“鸟中大熊猫”，非常稀少，而老何守护的

这片大山正是野生黄腹角雉种群密度最高

的地区。

“这种鸟自己不会做巢，只能借别的鸟

类的窝进行孵化，加上天敌很多，所以数量

一直很少。”这些年来，老何和乌岩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保护人员一起不断

探索：用塑料和铁皮包住树干，避免蛇吃掉

黄腹角雉的蛋；种植黄腹角雉喜欢吃的交

让木；喂食西红柿、玉米等。在他们的努力

下，人工繁育的黄腹角雉数量逐渐增加，

2017年繁育成功9只，2018年繁育成功

17只，今年到目前已繁育成功25只。

像树一样扎根

记者跟着老何下山，还没回到山腰的

住处呢，便听到远远的狗吠声。这是条瞎

了一只眼的黑狗，老何已经养了13年。看

到老何，它摇摇尾巴停止了叫唤。“山上只

有我们夫妻俩，平时怪冷清的，养条狗做个

伴。”除了这条黑狗，几年前老何还养了6

条金鱼，如今只剩下了2条。

刚到上芳岭的时候，没有电话，没有电

视机，“傍晚5点多吃完晚饭就睡觉了。”老

何说，说是晚饭，其实只有青菜白饭，“因为

没有别的菜吃，也没有现在的公路，下山一

趟要1个多钟头，买菜不方便。”除了隔几

个月下山买日用品和大米外，何振洪夫妻

俩都待在山上。

到了晚上，山上天黑得早，整座山林就

何振洪住处的一盏灯亮着。何振洪独自坐

在房间里时，静得只有时钟摆动的声音和

鱼缸里的水声。

好在这几年山上通了信号，也有了网

络，老何巡完山后总要刷上一会手机才会

去睡觉，“在山里感觉和外面隔绝了，只有

通过手机才能知道外面的世界。”

“很多人都耐不住巡护员的生活。”老

何也曾选择放弃，下山去温州瓯海汽车站

边上开了一个便利店，做过1个多月生

意。可是，正逢6月，陈福娇常常头晕恶

心，医生说，这是水土不服。想来想去，老

何关了店面，带着妻子重新回到了山上，

“好像离不开这山似的”。

如今，老何早已过了退休年纪，他看着

眼前的树，对记者说：“我就想和我种的树

一样，牢牢地扎根在这片山林里。”

半山腰的住处

发现柳杉毛虫的卵

被马云奖励的巡护员与一万多亩山林“厮守”38年
记者跟他巡山一天，看见了他保护的“鸟中大熊猫”

森林防火很重要


